
美味花生芽

□

徐晟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个

白胖子。 ” 小时候母亲让我猜的谜

语，大多已经忘记，但这个关于花生

的谜语，却在记忆里扎了根。

在我老家， 花生是过年待客的

必备之物。 家家户户， 除了种植水

稻、棉花、黄豆、芝麻之外，必然要留

一块地种花生。

花生营养丰富， 生吃熟吃样样

都好。 先说生吃，刚从地里拔出来的

花生，鲜嫩甜脆，带着泥土的气息，

吃进嘴里甜津津的；晒干的花生，摇

一摇哗哗作响， 食指和拇指夹住一

摁，“啪”的一声外壳裂开，将带着红

衣的花生米倒进嘴里， 干香中带着

一丝儿甜，有阳光的味道。 熟吃花样

更多，炒花生、炸花生、煮花生、卤花

生，不一而足。 花生可当主角，也能

做配料，花生饼、花生糕、花生酱、花

生油，五花八门。

我喜欢吃花生， 各种花生来者

不拒，但味蕾上独特的记忆，却是花

生的幼苗———白胖胖的花生芽！

秋收时节， 挖完花生的地里总

会遗落一些花生。 小时候嘴馋，生产

队挖完花生，我们就会拎上竹篮、带

着小锄到地里去捡花生。 只要不怕

吃苦，篮子里总有收获。

农民挖花生， 多在一场秋雨之

后，这时地里土壤松软，连挖带扯，

可以省许多工夫。 因为气温和湿度

适宜，落在地里的花生，没几天就开

始发芽，我们捡到的花生越来越少，

倒是指头长短、 白白嫩嫩的花生芽

越来越多。 那时候还不知道花生芽

是个好东西， 只知道发芽的花生放

进嘴里一嚼，青气冲得人难以下咽，

所以捡到发芽的花生我们便赶紧扔

掉。

可有那么一次，捡了一下午花

生却没找到几粒———地里的花生

大多已经发芽，有的芽已经拱出了

地面。 我不想空手而归，便捡起那

些还没有变绿、长得白嫩嫩脆生生

的花生芽，回家后缠着母亲炒炒给

我解一解馋。 母亲将花生芽洗干净

放进锅里一炝一焖端出来，我尝了

一口 ，甜津津的 ，还带着一种特殊

的清香，竟比花生还好吃。 从此爱

上花生芽。

工作后， 有一次和朋友到餐馆

小酌，点了道 “干锅花生芽 ”———是

花生芽和五花肉一起做的， 吃到嘴

里油而不腻，甜香绵软，咀嚼后唇齿

间有草木的清香， 让人一吃就舍不

得放筷。

在网上搜索一下才知道， 花生

芽能量、 蛋白质和粗脂肪含量居各

种蔬菜之首，富含维生素和钾、钙、

铁、 锌等矿物质以及人体所需的各

种氨基酸、微量元素，被誉为“万寿

果芽”“长寿芽”。 花生芽还富含白藜

芦醇，这种物质具有抑制癌细胞、降

血脂、防治心血管疾病、延缓衰老等

作用。 因此，花生芽可谓一种“食疗

兼备”的食材。

花生芽吃法很多，清炒、凉拌 、

涮火锅，样样都美味。 其中，清炒花

生芽最简单。 将花生芽洗净，摘掉瓣

上的红皮，切除底下的根须，将茎切

段。 锅里放油，烧热，倒进花生芽翻

炒一会儿 ，加葱段 、辣椒丝 、蚝油 、

盐，再翻炒几下即可装盘。 人间至味

是清欢，清炒花生芽清香甜脆，最具

本味，秋燥时吃起来特别清爽。

又到花生收获的获季， 遗落在

地里的花生该发芽了。 明天，我要回

一趟老家， 捡一些带着泥土气息的

花生芽，吃他个唇齿生香！

一本笔记见证华北局党校办学历史

□

周艳芝

2018

年

1

月，我们拜访李一之同志的夫人李

世桐时， 她向西柏坡纪念馆捐赠了一个笔记本，

这是李一之

1948

年在华北局党校时使用的工作

笔记本。这个笔记本长

26

厘米、宽

18

厘米，为

32

开本，一共只有

30

页，显得很薄。 笔记本看上去

显得很陈旧，黑色的封面和封底虽然是加厚的材

质，但在使用过程中已被磨损得发白了，装订的

侧脊也磨损严重， 露出了里面的纸张和锁线，有

些页码也因为锁线断开而脱落。 翻开笔记本，李

一之用钢笔书写的蓝色字迹整齐而略显稠密，按

时间顺序分别记载着刘澜涛、薄一波、赵振声、董

必武、刘少奇等关于华北局党校工作和当时政策

方针的讲话。 怀着一种崇敬和追寻历史的心情，

我们认真阅读着李一之笔记本上记录的内容，字

里行间传递出的历史信息，仿佛把我们带回到那

个年代。

1948

年

5

月

9

日，党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

冀鲁豫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同时成立中共

中央华北局 ，刘少奇 、薄一波 、聂荣臻分别任第

一、二、三书记。 随后，华北局各机关迁驻平山县

城一带的村子。 华北局根据中央委托“办理大党

校、大军报、大党报及华北大学”的指示创办了华

北局党校，华北局常委、组织部长刘澜涛任华北

局党校校长，副校长是赵振声（李葆华），聂真担

任教务长。 党校驻地也设在平山县，主要分散在

县城附近的几个村庄里。 校部所在地是高村，各

部分别驻在郑家庄、王坪村、王母村、南胜佛村、

北胜佛村、孟贤壁、中贾壁、水碾村等地。

华北局党校的组织机构是在校部之下分设

一、二、三、四、五部（原来还曾准备设立训练青年

干部的第六部，由荣高棠任主任，后中央决定创

办中央团校，由荣高棠担任校长。 于是，筹建中的

第六部便改组为中央团校）， 每个部下属有几个

学习班。 学员主要是从原属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

解放区的区域抽调的两三千名地、县、区级干部。

一部是省（区党委）地级干部马列主义理论学习

班；二、三部是县级干部学习班；四、五部是区级

干部班。 另外，从平津各学校来的地下党员单独

编为直属班。 这样可以把属于原城市工作系统的

人员集中起来，方便教学的同时，随时以备解放

平、津时调遣人员进城开展工作。

李世桐回忆，华北局党校是为适应革命形势

迅速发展的需要而建立的，目的是培训大批党的

干部，准备接管城市和建设新中国。学期一般为

4

至

6

个月，要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党

史、党建等内容，后来还侧重了

党的路线、政策、新民主主义的

经济和政治，以及城市接管政策

等。当时，根据学习计划，随时请

中央领导和华北局的领导来讲

课。“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学员都

穿着褪了色的灰布制服或土黄

色裤子，分住在农民家中，听课

是在广场听大课，没有课堂也没

有会议室， 农民小屋的土炕，是

大家读书、 讨论和写笔记的地

方。 ”平时学员们都勤奋地学习

着、工作着，进到村子里见不到

几个人，只有上大课时，几千名

学员结队从四面八方的各村集

中而来，才知道这是一所规模颇

大的党校。

在华北解放区成立之前，李

一之在晋察冀中央局办公厅担

任秘书， 李世桐在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担任秘

书。 华北局成立后，两人随机关迁移到平山县，不

久又先后被组织安排到华北局党校工作，李一之

被任命为总务处处长，李世桐被安排在总务处任

干事。李一之是河北唐县人，

1918

年出生，从保定

六中毕业后回家乡参加抗日游击斗争，后来到晋

察冀中央局工作。 由于他知识水平较高、工作能

力较强，组织便安排他做刘澜涛同志的秘书。 李

世桐祖籍江苏南京，她在天津读书时成为中共地

下党员， 后因身份暴露来到晋察冀参加革命工

作。

华北局党校成立时， 由于处在战争时期，党

校条件艰苦、物资缺乏，加之学员人数众多，总务

处的工作繁忙且压力巨大。 在李一之的笔记本

上，记录最多的是党校校长刘澜涛同志的讲话内

容。 第一篇记录的是

1948

年

6

月

24

日“华北党

校总务处扩大干部会议上刘校长澜涛同志的谈

话”， 刘澜涛同志从六个方面强调了各项工作的

重要性， 他特别指出：“学校教育学习有两件事，

一是教育方针的正确，一是物资供应的保证。 在

校部下设教务处和总务处，教务处是保证政治食

粮的， 总务处是保证物质食粮的， 二者同等重

要。 ”后面几篇分别详细记录了“刘澜涛同志在华

北党校的报告”“刘校长在教务处会议上的讲话

纪要”“刘校长在部主任联系会上的讲话摘要 ”

“刘校长关于政治形势任务的报告”“刘校长一九

四八年十月报告”等内容，笔记要点清楚，有的地

方简明扼要，有的地方则记录得比较详细，足见

李一之对工作十分用心。

李一之记录的内容，也真实反映了刘澜涛对

党校工作倾注着极大的精力。 刘澜涛曾回忆说：

“深深感到在胜利即将到来之际， 问题也是千头

万绪，需要着力解决。 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缺少

干部，新解放区的革命、管理、剿匪，那么多的大

城市解放了，需要大量的干部，如何为此而进行

准备？ 当时我是华北局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就

具体从事这项工作。 组织部忙于抽调干部，我亲

自组织南下干部领导班子，搭好一个个从区党委

书记到县委书记的各级领导班子随军南下。 党校

不但是培训干部的地方，而且还是个‘蓄水池’，

哪儿缺少干部向哪儿输送，当时起到这个重要作

用。 ”

当时，华北局党校还经常请相关领导做形势

报告，以使学习内容紧跟当前革命形势。 李一之

在笔记本上还记录了

1948

年

11

月

19

日 “薄一

波同志的报告”，

1948

年

12

月

4

日副校长赵振声

传达“少奇同志在华北局财经会议上关于财经会

议的解答”，

1948

年

12

月

7

日 “董必武同志授课

内容：华北民主政权建设问题”，等等。 李一之在

这个薄薄的笔记本上记录的文字，成为华北局党

校创办初期开展工作的珍贵历史见证。

李世桐回忆，在华北局党校工作时，虽然工

作和生活条件艰苦， 但是革命形势发展大好，大

家的心情很愉快，工作劲头十分高昂。 对于李一

之和李世桐来说，最令他们难忘的是两人在这里

相爱而结为百年之好。 他们在晋察冀中央局工作

时就已经相识，随机关到平山后，机缘巧合的是，

两人同在华北局党校总务处工作，两人由于工作

的原因接触更多、 彼此之间的了解不断加深，于

是便确定了恋爱关系。

1948

年

12

月，李一之和李

世桐在华北局党校驻地平山县高村举行了婚礼，

副校长赵振声为他们做证婚人。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辽沈、淮海战役

胜利结束，平津战役正在胜利进行。

1948

年

12

月

底，华北局党校改名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

2

月，华北人民革命

大学也随即迁往北平，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 华

北局党校从成立到改名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虽

然时间短暂，但为新中国的成立在思想准备和干

部准备方面都有着重要贡献。 李一之作为华北局

党校总务处的负责人， 他笔记本中记录的文字，

成为华北局党校办学历史的重要见证和珍贵史

料。 （本文作者为西柏坡纪念馆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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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陉古驿道上的墩台

□

刘春林

墩台，古时用于军事通讯的报警设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其有

着不同的称谓。 秦汉时期，墩台被称为“烽燧”；隋唐时期，多称其为“烽

堠”，亦称“烽燧”；明清时期，多称其为“墩”“墩台”或“烽火台”。 墩台一

般建于驿道沿线之地，烽火相望，直达京都。

明代，井陉为“北虏”东出扰京的重要通道。 为加强防御，“正统二

年，于井陉南界平定州地方，创筑城垣，防守官军，隶于真定。 因其旧为

关隘，名曰‘故关’。 ”（《西关志·故关》）同时，在驿道沿线建筑墩台，以确

保警情传报通达。 对于墩台设置分布，嘉靖《真定府志·兵防》记载：“界

河铺墩，东北去（故）关六里，迤东传至龙窝铺墩；传至长生口墩；传至板

桥墩；传至石桥头墩；传至铁龙铺墩；传至凤凰岭墩；传至横涧铺墩；传

至赵村铺墩；传至青石岭墩；传至鲜红山墩；传至风火楼墩；传至平望铺

墩；传至胡陈铺墩；传至白鹭（鹿）泉墩；传至土门铺墩……”

由此可见，墩台由界河铺墩起，沿驿道至土门铺墩出井陉，线路、方

位清晰。 然沧桑变化，墩台无一幸存，“铁龙铺”“鲜红山”“风火楼”三处

山地之名也今非昔称。 “铁龙铺”或在今玉峰山，“鲜红山”或为固底村北

之山（相传山间曾有墩台），“风火楼”或在今五柳村北的风火轮山（山顶

存有疑似墩台坍塌的石堆），此为推测，具体位置尚需考证。 不过，同时

期的隘口多建有墩台，今凉沟桥（古称梁沟垴）仍残存一墩，或可由此知

彼时之形制。

明万历四十六年，井陉驿道由北线改为南线，按理墩台也应改至南

线，但未见有史料记载，当时或许墩台制度已废。 进入清代，天下一家，

已无“北虏”之患，设置墩台在当时已无必要。 然而，“康熙七年，谕各省

将领，凡水陆孔道之旁，均设墩台、营房，驻宿兵丁”，重启墩台制度，但

其“传报紧急军机，稽察匪类，护卫行人”（《清史稿》）的职责与以前大有

不同，设置点位也不再是烽火相望。 在清雍正《井陉县志·兵防》中，我们

可以看到其中记载的墩台点位设置：“东路守兵，张村铺、长冈铺、微水

铺、王家庄铺、亮子岭铺；西路守兵，五里铺、牛头凸铺、核桃园铺。 每铺

马兵二人，步兵三人。 ”又见乾隆《正定府志》记载：“井陉县墩台十座，隶

固关营。 关坡五里铺、牛头垴铺、南关五里铺、横口铺、长岗铺、微水铺、

王家庄铺、亮子岭铺，以上各设守兵五名。 又达滴崖、扬家口以上两处各

设守兵十四名。 ”这两本志书中所载略有差异，墩台设置位置或在其间

有所调整。 从直隶总督李卫于乾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议奏《为题估固

关井陉核桃园等处建造外

委官兵营房等项需用银两

事》 中所述 “原设台铺捌

处，每台系马贰步三，今奉

文改为马三步贰”来看，其

守兵组成也有所调整。

如今， 古驿道上的明

清墩台均已不存。 据当地

老人回忆， 关坡五里铺墩

台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还基

本完好， 后由于修建大寨

田时才被全部拆除。 该墩

为石块砌筑的梯形状实心

体，底部边长约八尺、高约

一丈二尺。 风火楼墩在五

柳村北山上， 同期也基本

完好，后坍塌。该烽火台高

约三米、宽约四米，下边有

石头围成的小院， 站在台

上西望可见青石岭。 其他

墩台的命运目前不得而

知。

秋分物语

□

张玉航

总觉得立秋只是拉开了秋的大幕，等时序到了秋分，秋天才真正压

住阵脚。 举目远眺，一切都有了远意。

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四个节气，位

于白露和寒露两个节气之间。 古书《春秋繁露》中记载：“秋分者，阴阳相

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 ”其表述和春分有异曲同工之妙。 只不过春分

后，阳气蒸腾，昼渐长，夜渐短；而秋分过后，阴气上升，昼渐短，夜渐长。

除了昼夜的变化，秋分时节，最大的变化就是作物的成熟。 作物们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到秋天沉淀出一生的甘甜。 庭院中的柿子

灯笼般地挂在枝头上，疏朗有致，在灰黑枝干的映衬下，那赭红的果实

红得耀眼，仿佛要把蓝天烧出一个洞。 摘一个放在掌心，手托对着阳光

看，透过清亮的阳光映出果肉中悬浮的脉络，仿佛缕缕金丝。 而那红色

的果肉晶莹饱胀，汁水淋漓，若用指甲掐个口，那甘甜的汁液便一股脑

儿地涌出来。

门外篱笆旁的石榴压弯了枝，拿刀剖开，红宝石般的籽粒挤得满满

当当。 搬个小板凳，坐在阳光下慢慢剥上一把石榴，然后一口塞进嘴里，

嚼啊嚼，把汁液咂吧差不多了，再一次吐个干净。 小沟边的枣树早就缀

满了枣儿，就等着人去打呢。 拿个长竹竿，伸进丛丛深红处，用力一搅

和，一阵阵轻微的扑簌声响起，那是小枣们落进草里了。 大人仰着头打

得起劲儿，小孩们围着树捡得开心。 秋分时节，枣儿进了嘴就剩下余味

悠长的绵甜。 秋雨寒凉时，取一把干枣和粳米放在灶上同煮，咕嘟咕嘟

熬上一两个小时。 暮霭沉沉的夜晚，在鹅黄的白炽灯下，捧着一碗粥慢

慢地啜，等头上浸出汗水后，再吃一颗被米油浸得松软的枣儿，那股温

热能把人的精神聚集起来，那股甘甜能一直润泽至心底。

集市上， 紫红色的甘蔗笔直地挺立着， 身上裹着狭长的青绿色叶

片，时不时地闪烁着早晨露水的清光，一看就是刚从田里砍下的。 卖甘

蔗的小贩左手斜拿着甘蔗，右手拿着一把银白的弯刀，唰唰几声过后，

紫红色的皮落了满地，只留下微黄的甘蔗在秋风里淌着甜汁。 客人拿手

一指，削好的甘蔗便断成几截，跌落进塑料袋子里，随即被渐渐带远。

又记得镇上小街的北头，一到秋分时，卖炒板栗的大铁锅便支了起

来。 锈成红色的大铁灶上坐着一个超大口径的深黑色铁锅，锅内是大半

锅的粗粒铁砂，和铁砂混在一起的是硕大油润的栗子，让人难免想到夜

空下那璀璨的群星。 站在大铁锅后的是一位穿着白衣的光头老大爷，手

里的一把大铁锹使得出神入化，不见其用力，锅内的栗子却在他手中不

断翻滚浮沉。 甜香与糯香悄然迸发，在寒凉的空气中飘散着，激发香味

的则是锅下熊熊燃烧的木柴。 记得老大爷从来不用煤，而是用木柴。 废

弃的木板子被他收来，劈开，摞在铁锅旁，一天一捆，木板用完了栗子也

就卖完了。 那木柴的干香味和栗子的糯香与糖的焦甜，一同飘荡在空气

里，成为秋分时的一曲颂歌。

秋分，是秋天最灿烂的节令。 在此时，秋迈向了一季的顶点：作物完

满成熟，万物斑斓绚丽，阴阳寒暑均平，一切都是最好的景象。

1948 年 5 月， 党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

并为华北解放区，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随后又创办了华北

局党校，党校驻地设在石家庄市平山县。 后来，华北局党校改名

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在北平和平解放后迁往北平。华北局党校

从成立到改名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虽然时间短暂，但为新中国

的成立在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方面都有着重要贡献。

李一之的笔记本。

从隘口残存的凉沟桥墩台可知彼

时墩台的形制。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务处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